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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初夏的阳光照在竹沟这
片英雄的土地，青山绿水，田野乡村，金
黄色的麦田把远山与村庄相融，战火硝
烟早已远去的“小延安”竹沟露出了她深
情而温馨的面孔。

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革命前辈用
鲜血的红，在这片土地上抒写了勇于开
拓、敢为人先的壮烈史诗；如今，一群朴
实无华的竹沟人用提琴的金，在这片土
地上谱写出琴声悠扬的新时代畅想曲。

小王庄村，青砖白墙，沥青小路，“提
琴专业村”几个金色的大字在阳光下分
外醒目，从农家院子中传出的婉转琴音
牵引着记者的脚步。

多年来，在中央和省、市媒体的关注
下，“竹沟提琴”已经成为当地文化产业
“出圈”的最大IP。婉转“出圈”、优雅致
富，相比较外界的赞誉，在小王庄村，以
王金堂为代表的制琴师们对这个行业的
理解显然更加深刻、真实。

雕琢、打磨、装配……对于每日与木
头打交道的制琴师傅而言，婉转与优雅
这样的词汇似乎与他们的真实生活相距
遥远，枯燥与单调才是最切肤的体验。

农民与制琴师，这两种看似截然不
同的身份，经过天长日久的磨合，如今在
他们身上已自然融合。

在竹沟镇，谈起提琴产业，绕不开王
金堂。

20世纪80年代，16岁的王金堂揣
上用卖麦子的钱购来的车票独自到北京
闯荡，端盘子、做小工，只要能挣钱活下
去，再苦再累的活儿他都愿意干。

品尝了没学问、没技术带来的生存
压力后，王金堂发誓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那时连做梦都想学一门手艺”。一个偶
然机会，王金堂遇到一家工艺美术厂招
聘临时工，不仅能学习制作工艺小提琴，
还管一日三餐。他高兴坏了，踏踏实实
跟着师傅学，很快掌握了工艺提琴的制
作手艺，一年后就当上了车间负责人，月
工资700多元。

但是，在观看了一场小提琴演奏会
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王金堂的脑海中
盘旋——“一定要学会制作能演奏的提
琴”。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当时有
家提琴作坊招人，王金堂毫不犹豫地辞
掉原来的工作，进入提琴厂。就是在那
里的两年，他掌握了制琴的关键技术，并
打算创建自己的琴坊。

没本钱、没材料、没工具，白手起家
建琴坊，谈何容易？王金堂便动员老乡
当工人，四处奔走找投资。1990年，王
金堂终于和一家木材厂谈拢，合作开办
一家琴坊。此后，他的制琴生意越做越
好，他带出来的工人有许多也陆续建起
了自己的琴坊。

就在王金堂创业的同时，竹沟镇鲍
棚村农民李建明通过亲戚介绍，也来到
北京的提琴作坊当学徒，一路打拼，成为
制琴师，学得一手好技术。2014年，李
建明创办的提琴厂年销售额已达3000
多万元，产品以出口为主。

就这样，亲戚帮亲戚，老乡带老乡，
一批批竹沟农民来到北京学习制琴工
艺，从业者近1000人，在制琴行业叫响
了“竹沟师傅”的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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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早北上学习提琴制作工艺的
王金堂，提及当年往事，感受最深切的不
是学习提琴制作过程中的艰辛与收获，
而是远离故乡的忧愁与无奈。

背井离乡，最大的牵挂是留守在故
土的老人和孩子。“那时与家人一年见不
了两回面，很想家。”王金堂说。

为了照顾家中父老，王金堂动了回
老家建提琴工厂的念头。1993年，他回
到确山，与镇政府联合建了一家提琴厂，
年产提琴500把。但3年多过去，由于
物流跟不上，信息不灵通，经营机制不灵
活，企业最终倒闭。赔了本钱的王金堂
重返北京，到李建明的制琴公司工作。

岁月的车轮滚滚前行。进入新时

代，县域经济发展被提上了愈加重要的
位置，驻马店公路网和城乡物流网日益
完善。在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春风激
荡下，“头雁归来”“金凤返巢”，带动城
乡发展日新月异。

2015年，确山县提出“欢迎闯天下
的确山人回老家”。为吸引“确山琴师”
回乡创业，把产业做大做强，确山县投资
5.6亿元打造了占地40公顷的提琴产
业园，产业园内不仅有厂房、宿舍、办公
等配套用房，还建设了提琴主题公园、演
艺厅、乐器展示大厅等文化设施。

“不管是阿尔卑斯山的云杉、奥地利
的琴弦，还是法国奥布特的琴码，都能进
得来，产品也能出得去。”在用国际商务
眼光审视家乡现在的条件后，王金堂带
头把企业从北京迁回故乡。16岁少年
离家，归来已年近半百。

2015年底，王金堂、李建明、李守强
进驻确山县提琴产业园。

经过两年发展，走规模化、标准化路
子的李建明，公司的工人数量从70名增
加到200多名，提琴年产量超过5万把，
工艺水平不断提高，市场价格日渐看涨。

李建明的成功为返乡创业者树立了

样板，60多名在北京的确山籍制琴师陆
续返乡。16家制琴和配套企业入驻产
业园，生产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
贝斯及配件等30多个系列、400多种型
号的产品。目前，确山县开办制琴及相
关企业150多家，带动2600多人就业，
制作的中高端提琴占全国产量的80%以
上，出口欧美国家，年产值达7亿元，竹
沟提琴享誉世界。

对比李建明规模化、标准化的路子，
王金堂有自己的想法。进驻确山提琴产
业园3年政策优惠期过后，他把自家的
金鸣琴厂迁到老家竹沟村小王庄。一些
制琴师见王金堂离开，紧随其后，也把厂
子搬回家。2018年底，在镇、村支持下，
王金堂建起4层楼房。一层是车间、厨
房，二层用于展示，三层存储成品，四层
招待客商。楼外一间库房，专门存放木
料。

一间不起眼的农房里，几名妇女坐
在工作台前，刻刀在手中上下翻飞，毛糙
的木料被精雕细琢成提琴琴头。王金堂
的二哥王金成，操纵着智能化雕刻机，对
枫木原料进行初加工，一块块粗糙的木
料在机器的雕琢下现出琴头雏形，再经

过人工雕琢，就成为提琴的关键部件琴
头。家住竹沟街上的李荣，两个月前来
到金成家学习制琴工艺，如今已基本掌
握琴头雕刻流程和工艺要求，月工资
5000左右。

家门口就业拿工资，不影响接送孩
子照顾家庭，这对生活在这里的普通农
民而言，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小王庄村32户人家，16户从事提
琴作坊，这些作坊主或多或少都跟王金
堂有关。在竹沟镇，像小王庄村这样大
大小小的提琴加工作坊有122家，每年
生产提琴达40万把。

悄然改变的不止当地农民日渐鼓起
来的“钱袋子”。如今，竹沟村，别墅
林立，琴声迭起，一间间提琴工坊悄然
运转。短短4年时间，昔日破败不堪的
乡村院落旧貌换新颜，当地政府提出
“整洁、文明、卫生、和谐、绿化、奉
献”六美庭院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注
脚。

竹沟村更是凭借制琴产业入围
2022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
村行列。在媒体的一次次聚焦中，竹沟
村被贴上了“宝藏村庄”“骄傲的村庄”等

醒目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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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王金堂用15年老料制作的
小提琴，在经跨境电商平台销往葡萄牙
某制琴师工作室后，高价出售给西班牙
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并成功在西班
牙管弦乐团、西班牙国家电视台进行演
奏，获得了高度认可和评价。

“客户发来照片和表演视频并传达
喜悦之情后，又追加了新订单。”王金堂
说，从手工制琴历史来看，作坊里更能出
精品，他坚信自己的选择。

在王金堂看来，作坊“船小好调头”，
利于创新。除此之外，王金堂还有远期
规划：打造“大师工坊”，“甚至一个月就
做一把琴，走高端、卖高价”。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凡是未来，皆
有可期。如果把王金堂前半生的创业史
比作一部前奏曲，那他现在进行的创新
尝试，无异于一部狂想曲。

38年的制琴生涯，王金堂不断学
习、借鉴、总结、提升，在提琴制作领域早
已具备了国际化的视野与格局。比起扩
大产能，提高利润，他更在意的是做大提
琴产业文化附加值，破解提琴产业落地
竹沟后遭遇的“成长的烦恼”。

成立确山县手工提琴制作协会，制
订提琴产业发展规划，架起一座沟通世
界的桥梁，让后代子孙更好地传承提琴
产业文化，作为确山县手工提琴制作协
会会长的王金堂，正在着手谱写竹沟提
琴的狂想曲。

“终章”亦是“序曲”。王金堂一直难
忘数年前在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上的
一幕。来自以色列的乐器商人约瑟夫在
他的摊位上拿起一把小提琴，当场演奏
起《梁祝》，悠扬的乐曲吸引不少人驻足
观望。现场有人请王金堂也演奏一曲，
他连连摆手笑着说：“我们制琴师大多数
不会拉琴，都是参照相关标准和个性化
定制来制琴。”

不会拉琴，在王金堂心里留下了遗

憾。大儿子王玉民6岁时，王金堂托人
买了票，第一次带着他走进中央音乐学
院的礼堂，听了一场弦乐团专场音乐会。

王金堂舍得花时间陪儿子去听音乐
会，中山公园音乐堂、北京音乐厅、中央
音乐学院……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就
是想着孩子能从小接受更多的音乐熏
陶，真正喜欢上提琴，这样才能把这个行
业做强做精！”王金堂说。

“琴二代”，在竹沟日渐盛行。
越来越多的“琴一代”开始让自己的

孩子学琴。目前，确山的“琴二代”们
在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武汉
音乐学院等学校求学的不在少数。熊呈
豪考取俄罗斯海参崴远东国立艺术学
院，成为确山第一个到国外留学的“琴
二代”。

2018年，竹沟镇政府出资从河南平
顶山学院聘请专业提琴教师，在竹沟镇
中心小学、竹沟初级中学、竹沟思源学校
开设提琴特色班，培养了学生近 200
名。2020年初，在确山县手工提琴制作
协会努力下，竹沟“小延安”弦乐团成立，
目前有演职人员20多名，已为家乡的父
老乡亲进行过几次公益演出。

“不仅会做琴，更要懂琴！”这是王
金堂对“琴二代”的要求。“我们第一
代制琴人只会做琴，不懂得赏琴听曲。
一把琴是好是坏，只能由外人评判。”
王金堂说，要想让提琴走高端之路，就
必须培养出懂琴的年轻人。

如今，王金堂的大儿子王玉民，已
经从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专业毕业，
是竹沟“琴二代”中的佼佼者。王金堂
的二儿子王少斌也喜欢大提琴，今年9
月将远赴俄罗斯求学。

“竹沟镇的‘琴二代’已经有60余
名，经过专业的学习培养，竹沟提琴产业
的换代升级将会在他们手中实现，也会
让更多人听到竹沟提琴的音韵。”望着面
前一只只金色的成品提琴，王金堂的话
语凝重而深沉。

有不放弃的年轻人，有开拓创新的
精神，竹沟提琴必将更具生命力。

新时代新时代 新征程新征程 新伟业新伟业

一辆满载云杉木料的五菱轻卡“兴冲冲”地驶进了
王金堂家。“嘀、嘀、嘀”，汽车喇叭声响起，从驾驶室内跳
出一个身穿深蓝色T恤、方言浓郁的东北大汉。

他叫张立明，从吉林长白山来，是王金堂合作多
年的提琴原料供应商。

此时的王金堂正在二楼客厅，同来访的记者谈他
关于提琴产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数十年的“野蛮生长”，“竹沟提琴”已经走到发
展的十字路口，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在制琴行业泛舟38年，创业过程中的经验与教

训、挫折与辉煌，都已成为历史。而今，迎着新时代
乡村振兴的东风，提琴专业村、提琴小镇、提琴之
乡，这些媒体赋予竹沟的称号，在为“竹沟提琴”带
来声誉的同时，也给以王金堂为代表的竹沟琴师们带
来忧虑。

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应该怎样讲好竹沟
提琴故事？返乡二次创业的“王金堂”们如何做大提
琴文化产业附加值，让竹沟提琴实现华丽转身？

“速度焦虑”与“转型彷徨”双面夹击，考验着王
金堂——这个“竹沟提琴”曾经领路人的勇气和智慧。

2023 年 中 央 一
号文件提出，扎实推
进乡村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等重点
工作，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2023 年
市委农村工作会议
围绕增加农民收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市
等 工 作 进 行 了 部
署。为给我市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营造
浓厚舆论氛围，本报
开展《新时代 新征
程 新伟业——振兴
路上·梦想花开》主
题报道活动。记者
将深入驻马店的特
色乡村，观察产业发
展，记录乡村变迁，
感受美好生活，深度
挖掘驻马店“振兴路
上 梦想花开”的故
事，用心记录乡村振
兴的驻马店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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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月月 1919 日日，，蓝天白云下的蓝天白云下的““提琴专业提琴专业
村村””———竹沟镇小王庄村—竹沟镇小王庄村。。

王金堂的二哥王金成在自己的提琴作王金堂的二哥王金成在自己的提琴作
坊里忙着制作提琴坊里忙着制作提琴。。

王金堂展示自己用老料制作的大提琴王金堂展示自己用老料制作的大提琴。。

王金堂家门前王金堂家门前，，小延安弦乐团的演出场小延安弦乐团的演出场
景被制作成了展板景被制作成了展板，，供来访者参观供来访者参观。。


